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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小芳

2016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正式实施，
这部法律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而制定的。

《反家暴法》 实施两年后，
我市法院共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61 份，数量上有较大幅度的增
加。这说明法律对家庭暴力的震
慑作用初显，市民的反家暴意识
也有明显提升。

但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
有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事，是一
种隐私，“家丑”不可外扬，这种认
知客观上助长了家暴行为的滋
生。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
很容易导致婚姻的破裂和家庭的

离散，同时使加害者更加有恃无恐。
家庭中经常发生暴力行为，对

孩子的身心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
在家暴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会把曾
经遭遇过的虐待、看到过的暴力行
为、感受过的不良情绪记录到脑海
里，产生恐惧、焦虑、厌世的心
理，影响学习和生活，甚至走上犯
罪的道路。

反家暴没有旁观者。帮助家暴
受害者，关键是要让他们树立信
心，只有让他们自身强大起来，勇
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才能
最终走出家庭暴力的阴影。

《反家暴法》 实施已两年，但
让暴力远离家庭，仍是任重道远。

（王 芳）

反家暴没有旁观者

61份人身保护令的背后

当那个曾经最亲近的人不知何
时变成了最可怕的人，侮辱谩骂、
拳脚相加，你会怎么做？年近不惑
的罗女士选择勇敢地走进法院。

“之前也有一些肢体冲突，但
是他每次事后认错态度都很好，我
也就忍了。没想到，忍让换来的是
持续的打骂。”直到不久前，身怀
六甲的罗女士因怀疑丈夫出轨而被
其一拳打倒在地，导致流产，她终
于痛下决心，一纸诉状将丈夫告上
法庭，不惜一切代价，只想结束这
场婚姻。鉴于家暴情节，在鄞州法
院调解下，双方最终协议离婚。

2016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
家暴法》）正式实施后，加大了对施
暴者的处罚力度，拓宽了受害者的
救助渠道，使得像罗女士一样勇于

向家暴说“不”的人逐渐增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的变

化，也成了甬上法官的共识，他们
认为新法颁布后，很多被施暴者自
我保护意识提高，心理安全感增
强，敢于与家暴抗争了。

以海曙法院为例，2016 年该
院共受理离婚案件 629件，其中明
确以家庭暴力为诉由的案件有 13
件；2017年，在全部受理的 751件
离婚案件中，以家庭暴力为主要诉
由的有 19 件。而在 《反家暴法》
实施之前，该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
件中明确以家庭暴力为诉由的，通
常不超过2件。

从全市层面来说，自 2013年 5
月我市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起到
2016年3月 《反家暴法》 实施，全
市法院共签发人身保护令 21 份。

而2016年3月至今，全市法院共签
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61 份，数量大
幅上升。

在这些勇于向家暴说“不”的
人当中，除了被施暴的当事人，还
有不少被施暴者的亲属也开始通过
法律途径给予其帮助。

2016年 6月，海曙法院签发了
一份特殊的人身保护令。说其特
殊，是因为申请人是被施暴者的女
儿。申请人小蓓，在父母离异后便
带着母亲来宁波一起工作生活。让
她无奈的是，父亲一直通过电话、
上门等方式，对其母亲实施言语和
肢体上的暴力。小蓓不堪其扰，但
因为对方是自己父亲，又无法拒绝
其上门。《反家暴法》 出台后铺天
盖地的宣传，让小蓓看到了希望。
她开始注意搜集短消息、报警记

录、通话记录等证据，随后向海曙
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
请。

“签发‘保护令’的目的是要
变事后惩罚为事前预防。人身安全
保护令签发数量的上升，反映了市
民对反家暴整体意识的提升，同时
也不断扩大了保护令的影响力，震
慑作用非常明显。”海曙法院法官
介绍，保护令签发之后，法院通常
会对效果进行跟进，从目前跟进情
况来看，保护令已有效发挥了阻止
和预防家庭暴力的目的。“印象深
刻的是在对一件签发人身保护令案
子的跟进中，施暴者徐某多次表示

‘孩子都这么大了，自己还因为这
点事被法院发了保护令，闹得人尽
皆 知 ， 很 丢 人 ， 再 也 不 打 老 婆
了’。”

向暴力说“不”者渐多 保护令震慑作用初显

（（丁安丁安 绘绘））

90 后的小吴与丈夫刘某经人
介绍后结婚。可是，婚后不久小吴
便发现丈夫有特殊的嗜好。“他对
性生活的要求很变态，我稍有不顺
从，就各种冷嘲热讽，甚至采取暴
力。”于是，忍无可忍的小吴以家
暴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

这是甬上法院受理的屈指可数
的肢体暴力以外的家暴案件。

家庭暴力如何界定？在《反家
暴法》中，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
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
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
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
我市法院受理的涉及家庭暴力的案
件，绝大多数属于身体上的侵害行
为，而以性暴力、经济控制暴力、
精神暴力等为诉由的则寥寥无几。

究其原因，法官认为，“被家
暴而不自知”是主要原因，也就是
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也属于家庭
暴力。

“在很多离婚案件审理过程
中，我们都会发现一些家庭暴力的
蛛丝马迹。比如长期言语上的辱
骂、多年不理不睬、经济上控制很
严苛等。但几乎所有的当事人没有
意识到这些也属于家暴情节。”鄞州
法院法官介绍：“有时候我们明确向
对方提出这些就属于家暴，可以向
公安机关报案。对方则一脸惊讶，
完全不知道这个也能报案。”

相较于“被家暴而不自知”，
明知遭受家暴却因种种原因选择

“忍气吞声”则更让人痛心。
张大姐因一再起诉离婚、一再

撤诉而成了法院家事庭的常客。近

三年内，张大姐已如此反复4次。
“她每次的诉状，都是说老公

醉酒后经常打她。能给我们提供的
最早的证据，是 10 多年前的一份
就医记录，也就是说家暴行为已经
持续了 10多年。”案件承办法官介
绍。但是每每到最后，张大姐还是
选择撤诉，原因是“只要他能保证
不喝酒，不再打了就行”，让法官
颇感无奈。

有统计显示，约 40%的涉家庭
暴力案件最终以撤诉结案。究其原
因，除了施暴者悔改态度好、双方
自愿和解外，还有一部分人是迫于
生存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有些被
施暴者在家庭生活中对施暴者经济
依赖性强，有的家庭还有未成年子
女，基于种种考虑，一些受害者往
往会选择牺牲个人利益以维系家庭

的完整。
“忍气吞声”者中，作为家庭

暴力受害者的男性也不鲜见。
高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刚迈

过婚姻七年之痒，他却选择到法院
起诉离婚。原因只有一个，被老婆
打怕了。据高先生讲，妻子刘女士
甚至会当着女儿的面打他，这让他
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在北仑法
院庭审当天，“彪悍”的刘女士竟
然还当着法官的面动起了手。

“与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稍有不
同的是，男性以家暴为由起诉离婚
的，多是感觉自尊心、自信心、自
我价值被严重摧残。在我们与当事
人沟通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男性受
害人都表示，若非自尊心受到严重
打击，大多会选择忍耐。”北仑法
院法官介绍。

“被家暴而不自知”“忍气吞声”大有人在

虽说近两年来我市明确以家庭
暴力为诉由起诉的案件逐渐增多，
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是大幅增
加，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最终
判决时定性为家庭暴力的几乎没
有。

原因何在？甬上法官指出，举
证不足是主要原因。

《反家暴法》 第二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
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
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
定家庭暴力事实。但在现实中，取
证难一直是家庭暴力案件认定的最
大障碍。

“从甬上司法实践来看，举证
不足一方面表现在家暴案件当事人
本身固定证据的能力不足。很多案
子，受害人只是口头陈述存在家庭
暴力，即使身上有伤痕，也不能有

效举证。”海曙法院法官介绍，一
是家庭暴力一般具有时间上的连续
性和发生过程的渐进性，会在较长
时间内反复发生，因此受害者一开
始往往没有取证意识；而且家庭暴
力一般具有私密性，缺少目击证
人，有些受害人还抱有“家丑不可
外扬”的心理，这都是造成取证难
的原因。言语暴力、冷暴力等家庭
暴力形式则更加难以举证。

另一方面，社会救助机构和司
法机构固定证据的意识也有待进一
步提升。一些基层组织在接到家庭
暴力事件的求助后，往往通过批
评、教育、劝导等方式进行口头调
解，很少意识到应在冲突发生介入
协调时制作相应笔录，并让双方当
事人签字确认。这些都给家庭暴力
事实的认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法官提醒，如果确实存在家暴

情节，那么受害者就应该留心收
集 公 安 机 关 的 出 警 证 明 、 告 诫
书以及社区居委会、妇联等单位
的有关调解记录，医院的就诊记
录等，此外还包括照片、录音、
短信、证人证言等相关记录，以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除了证据不足，当事人一方心
存顾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家庭
暴力事实难以认定。

有一位女性因遭遇家庭暴力向
法院起诉离婚，然而当法官询问是
否要申请“保护令”时，这名受害人
几经犹豫拒绝了申请。她的理由很
简单：“担心这么做刺激到对方，给
离婚带来更多不可测的因素。”

法官解释，离婚纠纷案件与其
他案件有所不同，牵涉的东西比较
多。比如财产分割、孩子的抚养权
等。很多受害人会觉得一旦申请

“保护令”、举证认定对方的暴力行
为，就是将矛盾置于不可调和的地
步，不利于自身诉求的达成。而
且，虽然“保护令”可以保护自身
免受侵害，家暴事实的认定也有利
于财产分割时的分配，但有些被害
人担心事后施暴者因此继续找其麻
烦或者连累亲友，往往选择退让。

法官建议，让暴力远离家庭，
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

控制、减少乃至逐步消除家庭
暴力，除了需要积极发挥司法机关
的职能外，还需要加大反家庭暴力
的法律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道德
素质，构建完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让被施暴
者真正获得安全感，才能促使其勇
敢地对家暴说“不”，才能让暴力
真正远离家庭。

心存顾虑者不少 举证不足成最大障碍

拒绝家庭暴力，维护社会和
谐，近年来，宁波做出了不少创
新探索。

在完善审判组织上，宁波目
前有两种模式，一是成立家事审
判合议庭专门审理家事案件，二
是成立专门的具有独立编制的家
事审判庭。在审理案件事实争议
较大且矛盾对立、涉及道德伦理
和风俗习惯以及其他社会关注度
高 的 家 事 案 件 时 ， 尝 试 建 立

“2+N”陪审制度，赋予人民陪
审员事实认定权。

北仑法院探索在该类案件中
引入民意咨询团，邀请人民陪审
员、村干部、妇联、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三人至十五人参加庭
审旁听，在庭审结束后，听取他
们的意见。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
情况下，尊重民意咨询团的多数
意见做出判决。

在拓展多元化纠纷化解渠道
上，一方面，实行调解前置程
序，充分利用各人民调解委员会

等机构和各职能部门的权利，为调
解案件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引入
家事调解员制度，根据当事人申请
将案件委托家事调解员调解，使各
部门及社会力量参与家事纠纷处
理，形成合力。

在探索案件调查专业化上，海
曙法院与海曙区关工委、宁波大学
合作，实行家事调查官制度。在家事
案件审理过程中，家事调查员接受
人民法院委托，利用自身专业知识
和社会经验，针对特定事项，通过走
访邻居、亲属、社区、工作单位等方
式，了解当事人的婚姻家庭状况及
未成年人的抚养状况，向法院出具
书面调查报告，出庭陈述意见，提出
纠纷解决建议等，供审判参考。

在探索建立反家庭暴力的整体
防治网络上，我市法院系统与公
安、民政、妇联等部门建立常态化
的协作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
保护家庭成员免受家庭暴力的积极
作用，保障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
执行。 （董小芳）

拒绝家庭暴力
宁波一直在努力

2016年3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 正式实
施。两年多来，全市法
院共发出人身安全保护
令61份，法律对家庭
暴力的震慑作用初显。

目前，我市法院受
理的涉及家庭暴力的案
件，绝大多数属于身体
上的侵害行为，而以性
暴力、经济控制暴力、
精神暴力等为诉由的则
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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